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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部分，而将认同的变化视为非自然的，强加于人的现象。这类族性观在社会上层颇为流

行，并且民族文化差异被赋予重要的意义，族性得到官方的认可和登记，甚至出现了在民族基础

上建立国家的官方行为。 

工具主义方法视族性为文化精英为追求财富与权利所创造并操纵的政治神话的结果。在政治

与经济现实设定的边界内，精英们的竞争便催生了族性，而有时，当功能主义获取某种心理色彩

后，那么族性就被解释为，为了集体所丧失的荣誉而采取的复建方法或是医治集体创伤的疗法。 

理解族性的诸多方法并非相互排斥。我个人认为，跳出“传统文化类型”的窠臼，将族性视

为文化混合体和多重的忠诚性，或是动态的民族流，在此之上对族性进行研究则更富有成效。这

一方法不是将“族性中的人”视为客体，而是将“人中的族性”视为客体，这样，从社会控制意

义上讲，对族性就会产生结构上的影响和作用。 

 

 

В. А. 季什科夫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策的评价及看法 

 

译者注：2011 年夏季，译者到莫斯科大学研修，在此期间得到季什科夫先生多方面的帮助，

相互间也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译者对他提出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关系及中国的民

族政策？”这个问题时，他对此做出如下回答。 

 

我知道，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俄罗斯占居民人口 81%以上的是俄罗斯

（族）人，在中国，占居民总数 90%以上的是汉族人。与俄罗斯针对非俄罗斯族人的政策一样，

中国针对非汉族人的政策采取的是内部自决的区域自治形式。中国的 5个民族自治区在保护少数

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俄罗斯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中国也实行非领土化的民

族文化自治，也就是说，国家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保护国家领土之上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

我知道，在中国首都北京，也就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所在地有民族院校，如中央民族

大学，面向全国各族学生招生，使少数民族的学生也能获得高等教育。民族博物馆、学术杂志、

电视及广播都进行民族知识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宣传教育。 

为维护国家的完整，使国家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中国存在公民民族——“中华民族”这样

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华”这个“民族”是指国家内全体公民，这是“公民民族”，而不是“族

裔民族”，这个概念与我提出的俄罗斯公民民族的观点十分相似。当我在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我运用了许多民族政治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西班牙，印度、加拿大和中国。 

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现实状况，需要制定符合国情的管理方法，但是，

总是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国际上也有很多有益的经验，我想，这些经验对中国而言也是值得借

鉴的。 

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自我感受产生深

刻的影响。这一因素一定要引起重视和研究，原因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活发生巨大的改

变，尽管不排除这些变化是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都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慌，引起人们内

心对政府和国家不信任感的增强，这样，便有可能导致各种危机和冲突的产生。 

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将少数民族的利益排除在外，这一点很重要。同时更为重要的

一点是，不要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歧视心理，当然，对汉族人也不要歧视。还有一点尤其重要，


